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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 乡 村 振 兴

一沉一浮间，古镇遗迹显现

方家潭不是一座普通的村落。五代十国时期得名，
南宋正式立镇，元末及明崇祯年间数度毁于战火，清顺治
后大规模重建，嘉庆年间达到鼎盛。

黄陂区文史专家、区文联副主席杜有源用数十年
时间为这座水下古镇建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
两次亲见水库退水见底露出的古镇全貌。据他考证，
作为木兰山西路香道上的商贸枢纽，这座古镇有着规
整的“井”字形格局——东西两条直街，南北三条横
街，临街商铺鳞次栉比。河上的古石桥，桥面被铁轮
长年碾压磨出的凹槽，“不是十年二十年能磨出来的，
那是古镇繁华最硬的证据”。最气派的丰庆楼，三进
三重，雕龙画凤；纪念仓颉造字的惜字塔，在 1978 年
退水时尚余小半截。

为了支持国家水利建设，院基寺水库建成蓄水，方家
潭及周边30余个村湾被淹没，2000余户乡民主动迁往周
边安置。这座水库的建成，让十余万亩农田告别干旱，解
决了周边村镇乃至黄陂区城关的饮用水问题，亦促进了
渔业生产的发展。当年的“舍小家”，换来的是“为大家”
的长远福祉。

然而，故园从未真正远去。水库的丰水期与枯水期，
像一呼一吸的节奏，每年秋冬，水位回落，靠近岸边的古
镇部分遗迹从水底浮现。紧邻水库的绿林村，半数村民
为古镇移民及后人。村党支部书记熊耀斌说，“每至冬春
水退时，老人会带晚辈下浅滩走走，面对湖水，指认哪里
是老街、哪里是祠堂”。

乡愁绵长，三代人的记忆编码

杜忠良离开方家潭那年只有8岁。父亲在外教书，
搬家的事落在母亲肩上。那一年，他看着母亲一人拖出
家里那张沉重的八仙桌，一步一步走向长轩岭。桌子太
重，母亲走走停停，他跟在后面。那时的他不知道，这一
离开竟回不去了。

杜忠良子承父业，在长轩岭教了一辈子书。水库蓄
水后，他再没见过老屋的门槛，却把故园的细节刻进了心
里：长长的青石板街巷，还有青龙嘴上那棵三人才能合抱
的枫香树。“大女儿50岁了，她出生时村子已被淹没15
年，但她从小就知道，家乡就在水下面。”

这种代际传递的用心，让乡愁变得具体而绵长。今
年水位回落期间，29岁的移民后人小陈专程从襄阳赶到
岸边，“爷爷来不了，我替他站在这儿，看看他念了一辈子
的地方”。

杜忠良20岁的外孙女冯佳音专程从外赶回，举着手
机不停拍摄。“我外公那辈是口述，我妈那辈是文字，到我
这儿，是影像。万一哪天水退了，我得知道家从哪儿开始
找。”

岸边一处临水坡地，一方石碑静立，碑上刻“永远的
怀念，陈家畈老屋遗址”，落款“陈氏后人同立”。碑底“原
址山脚下”五字，指向山下的水面。

从守望到活化，农旅设想的轻量化转身

水位回落带来的不仅是乡愁的短暂释放，也催生了
一个更为现实的课题：如何让这座水下古镇的历史价值，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被更多人看见？

曾在原长轩岭镇任职的丁陵生长期关注方家潭。
2015年，时任区旅游局局长的他引进商家，计划依托周
边矿坑和建设用地，打造复刻版古镇，但项目因种种原因
而搁置。如今，丁陵生对古镇活化利用有了更轻巧，也更
切实际的新设想。

“2023年文物部门水下探测确认建筑主体塌陷，
从传统文物遗存角度看价值有限，但历史肌理和文
化记忆是活的。”他提出的新方案颇具创意：用3D打
印技术制作一个约 300 平方米的古镇微缩模型，放
置在浅滩区。丰水期，模型被淹没，可利用其底部地
灯打亮轮廓，游客可乘船在水面观看，夜晚则通过光
影瀑布，演绎古镇故事；枯水期，水位退去，人们可以
走上浅滩，近距离端详模型的每一处飞檐、每一条石
板路。“花钱不多，但创意能落地。这比异地复建古
镇更现实。”他认为，方家潭的真正价值，是跨越时代
的精神价值，“我们要做的，是把乡愁转化为可体验
的文化记忆，让古镇被更多人知晓，也带动周边村民
致富”。

年逾七旬的杜有源正计划撰写方家潭文史专著，“这
几年腰椎病常发作，我想趁还能动笔，早日完成这项工
作”。他认为，方家潭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水下遗存的完整
性，而在于它承载了宋至近代武汉乡村的聚落形态、商贸
脉络与生活习俗。杜民孝珍藏着一张方家潭小学毕业
证，泛黄的纸上，“方家潭”三个字清晰可见。那张纸，是
他为故园保留的一件“信物”。

对于丁陵生的“模型”设想，杜忠良充满期待：“能做
出那棵三人才能合抱的枫香树吗？”丁陵生笑着答：“能。
但您得先告诉我，那棵树具体在哪儿。”两人相视而笑。
一人拥有记忆，一人试图重建记忆，他们之间的对话，正
是方家潭故事在今天的延续。

日光渐烈，杜忠良再次走向磨盘。他仔细擦拭凹
槽里的淤泥，像在给老屋的门框除尘。冯佳音在旁录
下这一幕。她的手机里，已断断续续存下了近些年的
湖岸记忆。

“也许有一天，水库水位会回落至历史低点，让人们再
看一眼故园。”杜忠良说，“但真到了那一天，我可能也走不
动了。”他的语气平静，没有遗憾，只有淡淡的念想。他说：

“只要还有人记得，故园就未真正沉没。”

记者手记

长江日报讯（记者宋涛 通讯员梅光全）“我
们今年的招生将继续贴近市场和产业需求。”5
月6日，武汉市农业学校（简称武汉农校）主要负
责人介绍，该校今年的招生工作已全面启动，相
比去年，该校今年总体招生专业和人数保持稳
定，仅对不同专业的具体招生人数进行了微
调。同时，“今年涉农专业学生的生活补贴进一
步提高”，他表示，这充分表明了武汉市为乡村
振兴提供人才支撑的决心。

与改革开放同龄的武汉农校是湖北省目前
唯一的农业中专，面向武汉市应届初中毕业生
招生，专注于培养懂技术、会经营、能致富的农
业技能型人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
推进，农业产业发展迅速，相关领域工作岗位需
求不断增加，涉农专业前景十分广阔，武汉市农
业学校也持续受到关注。

针对农业农村领域就业的实际需求，该校
开设了畜禽生产技术、宠物养护与经营、园林园
艺、电子商务等专业，构建“岗课赛证”融合课程
体系，让教学真正贴近实际需求。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成长空间，武汉农校
和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长江职业学院等大
专院校联合实施“3+2”培养模式，组织学生参加
技能高考，让学生能够有机会学习到更多、更专
精的知识，培养出能力更强、视野更广、思路更
开阔的农业综合技能人才。

该校负责人表示，今天的农业已经不是过
去传统的农业，不仅成为与各类前沿技术交叉
融合的学科，而且延伸出众多产业与全新业
态。此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持续推
进，武汉市推行全程机械化、智慧化种植养殖生
产，让农业变得更智能、轻松、高效，也吸引更多年轻人愿意投身这份
事业。

该负责人介绍，根据国家及省市相关政策，武汉农校学生不仅学
费全免，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贫困生每年还能获得2300元生
活补贴，比去年增加了300元。据了解，近年来该校超60%的毕业生
扎根基层农业一线，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涌现了一大批致富
带头人和创业能人。

“你看我家门前，宽敞又明亮，以前坑洼的泥巴路变成了柏油路，
一眼望去是田野和绿树，连空气都清新多了。”暮春时节，蔡甸区张湾
街道梅丰村村民吴旭站在家门口的观景台上，微风迎面拂来，他不禁
感叹：“哪能想到，脏乱的鸡舍拆掉后建成的观景台，成了我最喜欢待
的地方。”

4个月前，梅丰村还是另一番景象——门前鸡舍牛栏破旧，房屋
墙面斑驳，进村土路交通不便。吴旭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村湾的
变革已悄然启动：去年5月，梅丰村入选湖北省农村综合改革重点建
设村，一场“微改造、花小钱、求实效”的蝶变就此拉开帷幕。

如今的梅丰村，沥青路蜿蜒入户，庭院门前花草点缀，两侧的墙
绘格外醒目，一边是蔡甸“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一边是青山绿水的
云雾美景。

村“两委”干部肖诗英介绍，项目准备启动时，她心里直打鼓，“怕
村民不理解，怕改造不顺畅”。结果却让她惊喜万分，“我们每家每户
去摸底，已经做好了磨破嘴皮子的准备，没想到乡亲们都很支持。改
造项目去年12月正式动工，不到4个月就完工了”。

“拆！我第一个同意！”听闻村湾要进行综合改革，74岁的老党员
吴克美第一个站出来。吴克美住在梅丰村龚吴湾进湾处，家门口有个
废弃的老鸡舍，听说村湾要改造，他主动拿起锤子拆了自家鸡舍。

为了让村湾改造顺利进行，不善言辞的吴克美果断加入“上门
队”，和村“两委”干部一起挨家挨户做工作。在这种氛围下，不仅全
部村民都同意拆除牛栏鸡舍，还自发捐出100多吨水泥、沙石，有经
验的工匠也主动加入了施工队。

如今，100余栋农房换了“新衣”，破损道路被修复，沥青路通到
家门口，绿化带像给村庄系上了绿丝巾……“环境好了，住着舒服，娃
娃们也愿意回来多待几天。”吴克美笑着说。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常年在外工作的刘康带着家人回到梅丰
村，计划将闲置的民房改造成民宿整栋出租。“之前就有好几个朋友想租
我家房子，他们很喜欢乡村生活，觉得周末来乡村钓钓鱼、种种菜很惬
意。”刘康表示，“村子环境变好了，来找我的人更多了，现在正在接洽中。”

和刘康一样有发展民宿想法的村民还有十多位，在村“两委”建
议下，他们还推出“租房送菜园”的福利。“外出务工后，房子闲置了，
菜园也没人打理，送给租住的市民种菜，不仅物尽其用，还能为村湾
环境增添一抹色彩。”刘康笑着说。

村湾改造完成后，梅丰村正计划将人居环境整治工程转化为驱动农
旅融合的“催化剂”。目前，村内150余亩太空莲已长出嫩叶，预计6月中
旬就能花满荷塘。肖诗英介绍，以前种植户仅靠太空莲售卖来增收，接下
来，梅丰村计划推出采摘、钓虾、农家乐等主题活动，增加乡村游人气。

“以前村里人往外跑，现在都想回来。”肖诗英笑着说，“我们村交
通便利，距离地铁口仅2公里，村子变美只是第一步，我们要让‘生态
颜值’变成‘产业产值’，不仅好看，还能‘生钱’。” （蔡梦娅 江剑）

微改造 花小钱 求实效

蔡甸梅丰村演绎百日“变形记”

水落“故园”出！
方家潭：被淹没的古镇乡愁盼“上岸”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大地新视点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黄陂北部院基寺水库水位回落，河滩上，

半扇磨石露出，磨槽里积着细沙和淤泥。74岁的杜忠良踩过湿润的滩

涂，蹲下身，用手指探进那道被岁月磨圆的凹槽，像在辨认一位老邻居

的脸。“这是我们湾子口的腰磨石。”他直起腰，面朝湖面，久久不语。

杜忠良所说的“湾子”，是淹没在水库下那座名为方家潭的古

镇。20世纪50年代末，院基寺水库建设，建成蓄水后，古镇便整体沉

入水底。半个多世纪过去，时至今日，每逢枯水期，仍会有不少散居

各地的原古镇乡民来到这片水岸，看看故园。今年“五一”，杜忠良专

门带着后辈驱车而来，把古镇中街巷、祠堂、老树的位置，在波光粼粼

的水面上重新标定一遍，让后辈们记牢。

乡愁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改造后的梅丰村龚吴湾。

岸边浅滩处，一个直径约1.6米的石碾盘完全显露出来。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摄

杜忠良凝望水下故园。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摄

站在院基寺水库岸边，我在想：方家潭
的价值究竟在于水下那几块磨石、碾盘，还
是在于岸上杜忠良们的记忆？

这次采访，我看到了乡愁最具体、最残
酷也最温柔的模样。八仙桌拖向高处的背
影，手机镜头里茫茫的水面，石碑前无声的
凝望。如果乡愁只是每年一次的退水拜谒，
那么随着亲历者的老去，这份记忆终将像杜
忠良担心的那样，“走不动了”。

方家潭的启示在于：留住乡愁，不一定
要把消失的东西一模一样“盖”回来，而是要
把曾经存在过的精神刻度，用一种当代人愿
意驻足的方式，刻在大地上。

丁陵生那个看似“轻量化”的3D打印模
型设想，让我们思考：乡愁如何转化为一种
可延续的生产力与吸引力，而非一种随时间
贬值的情感负担。

方家潭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遗存在水
下，绝大多数时候是“看不见的”。传统文物
保护的“原址原貌”逻辑，在这里不得不面对
物理阻隔带来的范式挑战。与其执着于水
下考古或“异地复刻”的高昂成本及同质化
风险，不如承认这种“看不见”本身就是一种

独特的审美资源和文化张力。
从农旅转化的角度看，方家潭提供了两

个维度的启示：
其一，记忆的公共化。杜忠良记忆里

的枫香树，杜民孝珍藏的毕业证，如果不
加以数字化、场景化，就永远是私人记
忆。将它们转化为模型上的坐标、光影秀
里的符号，是为了让没在古镇生活过的第
四代、第五代，也能在岸边“触摸”到祖辈
的足迹。

其二，退水的仪式感。每年冬春的水
位回落，可以成为一个特定的乡村文旅节
点——“水落归家”季。此时，水位退去，3D
模型显露，人们可以走上滩涂，对比模型与
远方的水面，听一场关于木兰香道与商贸古
镇的解说。这种轻介入、重叙事的模式，既
保护了水下遗存的安宁，又让“故园不沉”成
为带动乡村振兴的活水。

期待多年后，当冯佳音们的镜头再次对
准这片湖面时，映出的不仅是落日余晖，还
有一束束被农旅创意点亮的、通往历史深处
的光。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本版策划/李英波 统筹/贾蓓

和美乡村践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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